云南当代音乐创作的思考

（六盘水师范学院艺术系 苏世奇）

    云南省被誉为“民歌的海洋”，这里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特别是在音乐创作方面，新老词曲作家深入民间采风、创作出了一批批优秀的作品，塑造了云南音乐的形象。特别是随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逐年升温，云南选手对本土音乐作品的精彩阐释，更是令音乐界人士对云南音乐创作的成就刮目相看，引起了全国乐坛的轰动，在云南音乐创作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但辉煌的背后，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应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审视云南的音乐创作现状，力求寻找一条可供云南音乐创作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1、 云南音乐创作成就及其原因剖析
    1、云南音乐创作成就
回顾云南近百年来的音乐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一大批唱响全国的音乐作品至今仍活跃乐坛。无论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的，《小河淌水》、《五朵金花》、《阿诗玛》、《山间铃响马帮来》、《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还是近年来在全国获得较大影响的《一窝雀》、《云南风情》、《山童》、《高原女人》、《寻找太阳升起的地方》、《火把节的火把》、《月光恋》以及相关器乐作品。这些作品无一不是既深深植根于云南民族音乐的丰厚土壤，又充分体现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创新精神的。

2、 原因剖析
云南的音乐创作之所以能够出现骄人的成就，依笔者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

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是一个美丽而又神奇的地方，“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在这块红土高原上，生息繁衍着26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古人用“彩云南现”来遥指这片神秘的云岭高原。云南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每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及婚恋、丧葬、生育、节典、礼仪、语言、文字、图腾、宗教、禁忌、审美莫不结撰为丰富多彩的文化链。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大理的白族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彝族的贝玛文化……泼水节、刀杆节、插花节、火把节莫不独具特色，深邃而幽远。

伴随着这些节庆、仪式的是丰富而富于特色的音乐舞蹈。因此，云南又被誉为“歌的故乡，舞的海洋”。世世代代的人们把整个生命的意义都投入到美妙的歌声和神秘的舞蹈当中，那里承载着他们祖祖辈辈与天斗、与地斗、与人处的生命历史信息，是他们的历史、生命、精神外化的结晶。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为云南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其次，作曲家本人扎实的作曲功力和敬业态度。

自上世纪赵宽仁先生等一批知名教授扎根云南授业、解惑，开创云南作曲教育先河以来，几十年来薪火传递，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音乐创作人才。这些作曲专业的学生经过几十年的砺炼，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各行业的骨干。如云南艺术学院陈勇教授，创作的《寻找太阳升起的地方》、《火把节的火把》、《月光恋》等；刘晓耕教授，创作的《撒尼幻想曲》、《一窝雀》等作品，如今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佳作。

这些土生土长的云南籍作曲家，在这片红土地上辛勤耕耘、兢兢业业，足迹踏遍了云南的沟沟坎坎，火塘旁、溪水边都有他们的挚友。他们下乡采风并非走马观花、观光旅游，而是铁了心的挖掘民间素材，和各民族的民间艺人交朋友，从中了解不同民族音乐产生的文化生态背景，努力把握音乐中变与不变的真正内核，再加上自己扎实的作曲功底，才有了优秀音乐作品的产生。

总之，云南的音乐创作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是和云南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及作曲家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的。

2、 云南音乐创作现状反思

1、对云南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的再认识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在给少数民族同胞们带来经济富裕的同时，那种原有的自然生态人文环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自然生态的破坏势必造成人文环境的丧失，而产生于这种人文环境背景之下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也会随之消失，文化的消失如物种的灭绝一样，它具有不可再生性。

如何更好的利用民间音乐文化资源，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音乐创作的不竭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

2、 对云南作曲人才梯队的再认识

在一次研讨会上，云南某音乐学院院长曾这样语重心长的说：“现在作曲专业的学生写一首流行音乐，随便配个伴奏就可以毕业，这种情况不得不让我们担忧！”这些科班出身的作曲人才，是将来云南音乐创作的中流砥柱，现在就以这样的态度来迎接将来的挑战，其后果可想而知！对当今云南的创作群体进行走访后，我们不难发现，活跃在一线的作曲家们大都在五十岁以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术梯队的老龄化使云南的音乐创作团队正面临着梯队断层的危机，这些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

3、 对治学态度的反思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随着现代作曲技术的发展，各种高科技的作曲设备可谓一应俱全。这些技术设备为我们的音乐创作提供便捷的同时也滋生了一些作曲者的懒惰心理。下乡采风变成了走马观花，随便录几首歌拿上来稍作拼贴就成了自己的作品，一时间满天都是作曲家 。这些方法和态度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3、 云南音乐创作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对策

就云南的音乐创作现状而言，真可谓是喜忧参半。喜之喜，云南自古有着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这些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和动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着一大批优秀的作曲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为我们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忧之忧，云南民族音乐文化资源正在不断的消亡，音乐创作的学术梯队出现了历史性的断层。在此，我们不得不寻找一条可供云南音乐创作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1、 把握云南民族音乐中的“变”与“不变”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音乐人类学的相关观点影响到了音乐学的各个方面。“音乐是一种文化”，当音乐置于社会的和文化的语境中并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才能获得最佳的解释，云南的少数民族音乐更是如此。随着经济、科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云南少数民族原有的生存环境必然发生巨大的变化，随之大量的民间音乐也会消亡。尽管我们有各民族的音乐集成、民族志的撰写，但毕竟这些都是有限的。我们应尽可能的把握住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中不变的成分，这些才是我们今后音乐创作不变的源泉。

那么，什么是变的什么是不变的？笔者认为，各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形态是个变量。上世纪，我们的前辈们已经在这上面做了大量的必要的工作，但是，随着音乐生态文化环境的变化，我们当今的任务不应仅仅停留在这些不断变化的形态分析上面，更应该把目光投向产生这些音乐形态背后的文化生态、审美心理等方面。是哪些文化生态造就了这样的音乐形态？各民族同胞的审美心理又是怎样？把握住了这些不变的成分我们的音乐创作才会有继续向前推进的空间和可能。

譬如，前段时间笔者有幸听到中央电视台音频部的云南籍作曲家方兵先生创作的的《睡美人》，该部作品摆脱了“贴标签”式的创作手法，并没有运用大量的云南民间音乐的音调，但是让人一听都会知道这是首具有云南特色的作品，原因何在？依笔者所见，他正是把握住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审美心理，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局内人的视角来阐释昆明这个睡在滇池边上的睡美人。

    2、加大力度做好云南作曲人才梯队建设工作
文化是教育得以进行的基础，反过来教育又是文化的基础。只有实现两者的互动才会有人类文明的传递。同样，我们的音乐创作事业要想不断向前推进就必须要有音乐创作方面人才的培养，为音乐创作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如何实现云南音乐创作梯队的有效衔接就成为了云南民族音乐创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作曲系作为云南省重点学科有责任和义务担此重任。从招生到培养一系列过程都应该严格把关，制定详细的招生、培养计划，同时还应使学生加强与民间艺人的沟通，从而形成一种立足学院、面向民间的良性互动循环机制，从而为云南的音乐创作提供大批优秀的后备力量。

小结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云南的音乐创作已经初步彰显了自身魅力，老一辈的音乐工作者已经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十一世纪的曙光中有了另一份的瑰丽和迷人，我们的少数民族音乐创作是否应该考虑重新定位？为实现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创作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云南民族文化强省的构建添砖加瓦，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